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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避不开思想中的暗格
———读《幸福，在幸福远去的时代》

杨向荣

每个人体察世界的框架不同， 认识世
界便怀着某种先入之见。 但是， 人们不见
得始终清楚这个先入之见是什么。 这个框
架相当于写字的暗格。 在暗格和现实互相
调整与适应中， 我们对外界事物的真实边
界判断得更准确， 更清楚， 更有层次感。
读威廉·格纳齐诺的小说， 我格外留意作
家本人或者主人公思维和意识中的暗格，
它既把叙述者随时随地所思所感纳入秩

序， 又用极有意味的形式把作者的意识流
固化成型。

在 《幸福， 在幸福远去的时代》 里，
格纳齐诺把男主角安排为哲学博士， 同时
却在某家洗衣公司做部门主管。 这个安排
别有用意。 格纳齐诺的小说擅对生活中被
人忽视的现象进行别致的观察、 挖掘和妙
评， 并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规矩的境界。
但同时， 太多 “陈腐的暗格” 制约着他的
别致。 格纳齐诺似乎深知这点。 因此， 他
让哲学博士走进原汁原味的生活———这个

被符号化的博士绝非形而上学的呆板学

徒， 而是忠诚践行柏格森的意识流学说的
现代弟子。 在小说中， 任何目力所及的现
象都可以在他内心触发意识流的联想。 他
把观察的别致和联想的独特结合起来， 二
者互相交融， 难分彼此。 在他对于生活的
还原中， 那些制约他的暗格被淡化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宏大事件和

场面毕竟是少数， 想直接了解人的形形色
色并没那么容易。 但我们有格纳齐诺不拘
一格、 探幽入微的、 深入到社会、 街头乃
至卧室的无所不在的意识流， 来扩张我们
的经验和体验。 这就是优秀作家的贡献。
格纳齐诺的每个句子都在朝幽默上靠， 但
他绝不来吃力、 干笑的滑稽， 那是德国式
幽默， 也是出产了灿若星汉的哲学家的德
意志民族的独特产物。

读格纳齐诺的句子， 我总是想起量子
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 粒子在某个时刻的
位置与动量， 是不能同时准确给出的。 物
理学家说， 量子行为不允许我们以经典的

方式描述它， 对粒子的一次测量会直接影
响其量子行为。 我想， 对事物的观察肯定
会影响到事物的活动。 我们对事物的观察
受制于观察工具和观察者主观性制约。 这
意味着， 只要我们想观察事物， 就永远不
可能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看到的都是被
观察 “干扰” 过的事物的状态， 这正是作
家最需要捕获的状态。

格纳齐诺让哲学博士来观察日常琐

事， 就是想让他观察出不同于白丁眼中的
事物状态来， 创造出 “有深度的变形 ”。
把原本平平淡淡的事情讲得妙趣横生而又

不过度扭曲， 绝非想做就能如愿， 这需要
阅读， 需要哲学， 需要别致的暗格共同努
力。 格纳齐诺设计出这个博士小人物， 脑
子忙个不停， 替我们津津有味同时又不无
苦涩地呈现和品尝着日常琐事中的妙趣和

别致。 我以为最有魅力的叙事风格就是把
无聊的事物描绘得有趣有味， 切入的角度
尽量别致却不损害事物的原貌。 把看似根
本没有可笑性的东西化作有趣的说法———
这才是大师才华着力的地方。 深刻的作家
常有而幽默的作家不常有， 吸引我阅读的
是机智和幽默而不完全是崇高。

于是， 我们在格纳齐诺的小说中看到
这个高智商、 爱思考、 勤感受的观察者、
体验者、 叙述者， 但这个叙述者始终甘居
凡俗小人物的立场和角度来观察事物， 来
想入非非。 这位叫格哈德·瓦尔利希的博
士对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都有颠覆性的感

受： 他对时间会把我们每个人变成什么样
充满了怀疑。 他感觉其实大家都很孤独，
甚至周围的事物也孤独， 最孤独的是那些
被锁在停车场汽车里的动物。 他说， 人们
会充满痛苦地发现， 爱这项艰巨的任务是
多么不容易被重复， 从痛苦中会滋生对爱
的畏惧。 吃过爱的苦头的人会突然害怕，
也许再一次做费力的无用功。 女人们总是
幸福了还想更幸福。 在这位博士的意识活
动中， 正经的、 忧伤的、 有趣的体会随时
随地迸发。 这位博士还是我所见文学作品
中性欲最强的博士， 在哲学博士中可谓鹤
立鸡群。 不过， 格纳齐诺借助博士之口对
男女情事的描写， 同样是我所见最考究和
有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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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近真实的切·格瓦拉
实习生 陈倩儿

新近公开的切·格瓦拉日记或许能让
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著名的革命领袖 。
2011年6月14日， 西班牙语版 《一个战士
的日记》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版， 切·格
瓦拉的遗孀阿莱达·马奇与他的一个女儿
参加了签售仪式。 这天正值切·格瓦拉诞
辰83周年。

在这些此前从未公开出版的日记里，
切·格瓦拉记录了他自1956年12月1日踏上
古巴的土地 ， 直至1959年1月1日古巴革
命胜利前夕的经历 。 这期间 ， 他与菲德
尔·卡斯特罗并肩进行游击战， 最终推翻
古巴前总统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 卡斯特
罗的权力也因而得以确立。

据了解， 这些日记很可能更真实地披
露了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关系。一直以
来， 这两个红色革命斗士之间的关系被描
述为父子般的亲密。 该书的出版商透露，
切·格瓦拉虽然学医出身， 但热爱写作，不
过他的字却写得 “很糟糕”， 编辑们不得
不花费特别长的时间去解读他的手迹。

当然， 这些 “糟糕” 的手迹看来并不
会影响切·格瓦拉的偶像形象。

“今天很多喜欢切·格瓦拉的中国人，
其实并不知道他具体是干什么的， 只是喜
欢这个形象， 这个符号。” 凤凰周刊主编
师永刚说 。 他曾经策划并在中国出版
《切·格瓦拉画传》 与 《切·格瓦拉语录》。

师永刚非常期待这些日记在中国出

版 ， 希望中国读者更了解切·格瓦拉的
“真实想法”， 从而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
切·格瓦拉。

生于阿根廷的切·格瓦拉曾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学医。 大学毕业后， 他
选择离开富裕的中产家庭， 先后投入多个
拉美国家的红色武装革命。 1967年， 他在
玻利维亚的革命失败后被捕， 并被杀害，
时年39岁。

此后， 切·格瓦拉的经历和故事几经
演绎和传播， 他一度成为全球共产主义运
动者与西方左翼人士追随的神圣偶像。 进
入21世纪， 切·格瓦拉的形象更加广为流
传，并且在青年群体中不乏市场。无论是在
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个革命
烈士的头像都可以轻易地在海报 、T恤 、
背包、 钥匙扣或香烟盒上被找到。

无数人因而记住了切·格瓦拉头上的
黑色贝蕾帽， 嘴上叼着的雪茄， 一头卷曲
的长发， 以及那犀利而忧郁的眼神。 而透

过那些轻易便能找到的产品， 切·格瓦拉
似乎走下了神坛， 转而成为一个符号， 代
表着一种时尚、 自由而叛逆的生活。

“今天 ， 切的形象被解释得越来越
酷， 传播得越来越广阔， 但其实这离真正
的切 ， 是越来越远了 。” 在师永刚看来 ，
这是一个令人无奈的悖论。

与这个酷炫形象恰成对照的是， 在今
天的古巴， 民众心目中的切·格瓦拉， 仍
然维持着一种正统高大的神圣形象。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在读博士于师洋，
曾赴古巴交流学习。 她在古巴的一年几乎
每天与切·格瓦拉一同度过： 在首都哈瓦
那， 切·格瓦拉的海报、 明信片与半身纪
念碑随处可见； 切·格瓦拉的名字每隔几
天就在报纸上出现一次； 在前身为工业部
的内政部7层办公大楼上， 切·格瓦拉的大
型镂空头像长期悬挂……

古巴的老师和朋友告诉这名中国留学

生， 他们崇敬的这位革命英雄， 在与卡斯
特罗一同夺得革命胜利后， 曾先后担任古
巴国家银行行长、 工业部长、 中央计划委

员会委员、 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一度
大权在握， 是古巴经济的掌舵人。 于师洋
至今记得， 一名古巴教授在一堂西班牙语
精读课上谈论起切·格瓦拉， “眼泪一下
子就流出来了”。

而在游人众多的哈瓦那古城 ， 她发
现， 街头艺人如今最喜欢演唱的依然是
《直到永远》。这首歌曲创作于1965年，其时
切·格瓦拉正要告别古巴，前往刚果与玻利
维亚， 继续投身拉丁美洲未完成的革命事
业。于师洋留意到，每当这首歌曲响起，游
人驻足倾听之时，古巴的民众也会围上去，
拍打着节奏一同哼唱这首“红歌”。

“切·格瓦拉一直是古巴人心中的
‘荣誉国民’， 他的革命精神也是古巴共产
党重要的精神传承。” 同样曾赴古巴交流
的师永刚说。

不过在中国， 师永刚感觉， 人们喜欢
切·格瓦拉 ， “其实都是喜欢内心的自
己”， 因为切·格瓦拉代表了 “自己内心的
想法与想象力”。 毕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一些中国人似乎总能从切·格瓦拉的形象
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上世纪60年代
的知识青年眼中， 切·格瓦拉身上蕴含着
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 。 那时的知青带着
切·格瓦拉所著的 《论游击战 》， 跨越边
界 ， 去扩大红色阵营 ； 而到了 80年代 ，
切·格瓦拉又变为一个纯洁青年， 无数青
年人被他的理想主义所感动， 并借他的口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似乎在每个时代， 每一个群体都在各
取所需地塑造有关切·格瓦拉的神话。 但
是在古巴， 于师洋感觉， 切·格瓦拉的形
象依然是 “单一的理想主义革命英雄 ”。
不过， 她认为近些年陆续面世的作品和史
料， 正逐渐将这个革命斗士 “去神话化”。

实际上， 种种资料表明， 切·格瓦拉
是一个复杂立体的多面体。 他热爱革命，
也喜欢雪茄 、 朗姆酒与女人 ； 他心系穷
人， 也自认 “酷爱杀戮”， 对敌人从不手
软， 主张施加酷刑； 他为古巴打下江山，
但也因在任期间颁布的失效的经济政策而

备受非议。

在这个复杂的人物逝世44年后的今
天， 日记或许是接触真实的切·格瓦拉的
最重要途径 。 在 《一个战士的日记 》 之
前， 有关他两段重要生平的日记已先后由
阿莱达·马奇运营的切·格瓦拉研究中心辑
录出版。

最早公开的是1968年的 《切·格瓦拉
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 这些日记记载了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进行艰难的武装革
命的细节， 同时也包括他被捕前夕濒临死
亡的处境。 该书甫一出版就引起轰动。

随后于2003年出版的 《摩托日记 》，
则是23岁的切·格瓦拉与友人骑摩托车穿
越拉丁美洲的游记。 该书在商业上获得
巨大成功 ， 并在次年被拍成同名电影 。
这批日记记录了当时还是医学专业学生

的切·格瓦拉， 如何被穷人的困境所触动，
并决意投入红色革命的思想成长史， 也透
露了他对血腥杀戮的天然冲动。

在 《摩托日记》 里， 切·格瓦拉曾经
写道： “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
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

体散发出的血腥味。”
“我希望古巴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了

解切·格瓦拉， 不要再扭曲事实，” 在最新
的签售会上 ， 阿莱达·马奇指出 ， 出版
《一名战士的日记》 是为了让人们如实地
认识切·格瓦拉。 她为此特别强调， 这些
日记 “未经任何编辑”， 是真实展现的切·
格瓦拉的 “工作， 思想与生活”。

绿原：孤独中怒放
以年轻人的眼光看老年人， 无论他

们年轻时经历多么非凡， 都是一页翻过
去的历史。在前者看来，他们仿佛生下来
就那么老，永远不会懂得他们易感的心。
岂知那些长满皱纹的心，原也是“一只纸
折的灯笼，里面燃起一朵小小的风暴”。

诗人绿原在上世纪50年代写这首
《手语诗》时，正作为“胡风反党集团 ”的
骨干分子之一被单身监禁。 囚室里每一
分钟的沉默和隔绝， 对他都是难耐的折
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同伴路翎也
被关在隔壁。 他每天发出悠长可怖的狼
嗥———“我不是反革命……”精神已经完
全崩溃。在这里，孤独是比迫害更可怕的
敌人。

王培元新书《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
辈灵魂相遇》， 可谓是对上世纪50年代至
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 “不成样子的怀
念”。 林贤智在这本书的序中说，“由传统
士人蜕变的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负担无疑
是沉重的。但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不是分
头并进，而是后者瓦解和吞并前者……知
识分子的命运史， 其实是一部中国现代
史”。绿原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个。

绿原在1954年给妻子的诗 《小小十
年》中写道 ：别让花香鸟语迷住我们/别
让小桥流水绊住我们/别让贫贱的风霜
打蔫了我们/别让苦难的雷电拆散我们。
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一年， 苦难的雷电就
把他们拆散了。

1955年5月13日 《人民日报》 发表了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编者
按指出：剥去假面、揭露真相 ，帮助政府
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

况，从此做一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
派每一个人的出路。

晴天霹雳和灭顶之灾，是在一个看似
寻常而平静的日子里发生的。书中这样描
述：在古都的暮春之夜，路翎与绿原在长

安街上散步。 事情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
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察觉。那晚他们匆匆
告别，没有想到一别就是二十多年。

说绿原是“胡风反党集团”中的美蒋
特务，源于他多年前给胡风的一封私信。
“1944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
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
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 因受训期间被当
局认为‘有思想问题 ’，分配时被通知由
‘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 ’。当时我不
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只能向胡风求助。
这就是1955年加以删节后公布出来的 、
证明我是美蒋特务的那封信。”胡风当时
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构 ，
但认为无疑是危险的 。 于是立即回
复———那里去不得， 并帮他四下寻找就
业机会。

《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
遇》 中记录了绿原与公安机关审讯员的
如下对话：

审讯员：“……你什么时候从那里出
来的？”

“我根本没有到那里去过！”绿原说，
“要凭那封信把我打成特务 ， 我死不瞑
目！”

审讯员呵斥道：“是就是， 不是就不
是。不准对组织发誓。”

1955年， 绿原先被监禁在西单大磨
盘院，后被转入东总布胡同，完成了“交
待认罪” 的全过程。 他被迫承认自己是

“反革命”， 之后被转入秦城监狱。“在不
足十平方米的囚室里，几乎每天，他沿着
对角线，走过来，再走过去。有时候停下
来或是蹲下身， 低头看从土缝中爬进爬
出的蚂蚁。”

他的孤独使他迸发了另一些诗行 ：
告别了亲人，也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
人类/没有分秒，没有昼夜，没有星期，没
有年月/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
变化，再没有运动/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
坚信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他成为
在时间洪流中探险的“另一名哥伦布”。

孤独中的绿原“不再发誓、不再受任何
誓言的约束、不再沉溺于赌徒的谬误、不再
相信任何概率、不再指望救世主……”

为了让精神不至崩溃， 他开始读外
语书籍《列宁回忆录》、《战争与和平》。为
了看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他认真读
马列经典原著。他给自己制订时间表。从
1956年到1962年被监禁期间，绿原默默研
修德语。

1962年，公安部门对其“免于起诉”。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与之谈话时感

慨说，这几年隔离也有好处，学到一门外
语。要是在外面，像我们这样忙忙碌碌，
很难学到什么。

绿原先后直接从德文翻译了 《浮士
德》、《黑格尔传 》、《茨威格散文选》、《叔
本华散文选》等。而《浮士德》音律严格 ，
从来被视为德文翻译的险峰。 一个英译
本曾被嘲讽为“将音乐译成语言”。

杨澜在《一问一世界》中提到 ，在提
问王光美当年被强迫穿上旗袍、 戴着乒
乓球做成的项链的感受时， 或许王可以
回答，“看到的全是周围的人性恶”。但王
说：我不想去追究。曼德拉被关在大西洋
小岛上27年， 受尽三个白人看守的侮辱
和虐待 。 但是1991年他就任总统却邀
请他们到场 。 曼德拉说 ， “我如不能
把悲痛与怨恨都忘掉 ， 那么我仍在狱
中” ———他们都选择不

再做怨恨的囚徒。 绿原
也是一样。 他做了自己
心域的主人。

“谎言”需要捍卫
王思维

“如果没有小说， 我们将不会意识到
自由对生活的重要性。” 作为2010年度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作获奖致辞时曾这样说道。

那是2010年12月7日，站在斯德哥尔摩
的讲台上，他要赞颂阅读和虚构。作为拉美
“文学爆炸”一代的代表人物，略萨也许是
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最为中国读者

所熟悉的名字。 因为他的作品在中国译介
得相对充分，对中国当代文坛影响很深。

《谎言中的真实》 是其中的一本。 不
过， 这本书是略萨的创作谈， 记录着一个
作家有关创作的真知灼见。 但在这本旧书
里， 读者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一个作家对自
由的坚持。

《谎言中的真实》 出版于1994年， 名
字源于书中收录的一篇同名文章。 谎言和
真实， 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几乎每
个小说家都为此辩驳过。 略萨认为， 小说
在撒谎的同时带给人真情。 也就是说， 小

说的谎言满足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 但这
只是暂时的， “每当小说暂时平息了人们
的不满， 同时也就挑起了人们的不满， 刺
激了人们的欲望和想象力。” 这种欲望和
想象力 “可能会变为反抗， 变为对现行规
定的不服从态度。”

略萨所说的反抗是与萨特意义上的自

由相关联的 。 在拉美独裁政府的统治之
下， 历史被改写， 书籍出版要受到严格的
审查， 现实被压缩为单一的平面， 所谓的
“真实”， 实质上是一种极为荒谬的虚构。
更为严重的是， 这种 “真实” 被当做唯一
的真理， 成为判定和指责小说 “说谎” 的
依据， 进而限制人们 “说谎” 的自由。 从
这个意义上讲， 捍卫 “说谎” 的权利就是
在争取自由， 正如略萨在文章结尾所说，
“虚构小说是对任何政权或意识形态下的
生存的可怕控诉”。

此外， 《谎言的真实》 这本书中还收
录了略萨的部分访谈、 回忆录和书评。

值得注意的是， 略萨在一段访谈中简
略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 即 “让

小说包罗万象”，这种“包罗万象”的小说被
他称为“总体小说”（Novela Total），这后来
也曾引发关注和讨论。 总体小说力求最大
限度地容纳现实， 通过对现实的虚构化处
理， 最终 “建造起一个几乎与真正的现
实同样完整和多样的现实”。 对于想要深
入了解略萨的人来说 ， 这一概念是必不
可少的。

通常， 作家谈文学的书因其晦涩难懂
而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 这本书却例外。
略萨幽默的谈吐和流畅的语言极具吸引

力， 尤其是书中“我的人生与文学道路”这
一部分，占据了整本书的将近二分之一。作
家幽默而详尽地描述了一个懵懂的少年如

何一步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其中不乏
许多精彩的故事和八卦，作家父亲（在略萨
还未出生的时候突然消失又在十年之后突

然出现）的专制暴力、军校生活的恐怖、与
妓女的接触 、 与胡利娅姨妈私奔结婚等
等。 隐藏在这些八卦之中的， 是作家对于
现实越发清醒的认识。 例如， 在描写莱昂
西奥·布拉多混乱的军校生活时， 作家谈

到这个 “用缩小的方式复制了秘鲁种族和
地区差别” 的军校， 使他得以发现他所生
活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开始意识到
“相当一部分可怕的暴力———我觉得是可

怕的东西， 对于不如我走运的学员来说是
生活的自然条件———正是来源于这个学员

们种族、 地区和经济水平的混杂。 我们中
的多数人把从小养成的偏见、情结、敌意以
及社会与种族仇恨带进了这个修道院式的

空间， 汇入了个人关系和官方关系之中并
且找到了在那些使得恃强凌弱和过火行为

合法的礼仪中发泄的方式， 比如洗礼和学
员之间的军人等级关系”。

暴力逼迫着一个16岁的少年迅速成
长。 然而有趣的是， 正是在这样一个极端
不自由、 极端压抑的环境之中， 略萨由替
人写情书开始逐步成为一个书写 “谎言”
的作家。

从 “文学爆炸” 的上世纪60年代到今
天，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 尽管我们试图
相信 “明天会更好”， 但现实并不如我们

所展望的那样乐观， 全球范围内的暴力依

然存在， 依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 “说
谎” 的自由依然得不到保障。

让人感动的是 ， 在2010年的获奖辞
中， 已经74岁的略萨依然像我们在 《谎言
中的真实》 中所看到的那样， 坚定地捍卫
着 “说谎” 的权利。 他坚信， 充斥着 “谎
言” 的文学能够促使我们致力于减少暴力
的行动， “尽管减少暴力并不意味着能够
终结暴力， 幸运的是， 我们的历史是一个
永不终结的故事。 因此， 我们才需要继续
梦想、 阅读和写作，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
最有效地缓解了我们对现状的忧虑之情，
对时间流逝的恐慌， 通过文学， 我们能够
化不可能为可能”。

历史笔记

《2010～2011中国出版业
发展报告 （中国出版蓝皮
书）》 发布———

传统出版从业者
暂不必为饭碗担忧
本报记者 王 波

IPad入市中国， 引发抢购风潮， 并
成为引领时尚的新阅读终端， 再加上一
些电子阅读器在2010年频频面世， 让一
些传统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开始担心自己

未来的饭碗。
不过， 看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

织编撰的 《2010～2011中国出版业发展
报告 （中国出版蓝皮书）》 后， 他们暂
时可以松一口气了。

“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目前还处在相
互融合的阶段。”蓝皮书主编、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说。 他所在的研究
院隶属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是我国惟
一的国家级新闻出版专业研究机构。

6月17日， 这本由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的 《中国出版蓝皮书》 正式发布，
其主报告按照出版业的编 、 印 、 发 、
科、 供、 贸等出版产业链进行架构。 这
已是第七本中国出版业年度发展报告。

与此前不同， 国家在2010年10月首
次提出要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性产业”。 在此大背景下， “转变
发展方式” 成为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的主
线。

在对过去一年的情况进行梳理和分

析后， 蓝皮书总结了2010年中国出版业
的7大转变： 由单纯追求GDP增长向注
重扩大规模与注重传播文化相结合转

变， 由事业与产业混合发展向事业与产
业联动发展转变， 由分散式发展向集团
化、 集群化发展转变， 由产品运作向产
品运作与资本运作相结合转变， 由传统
出版向传统出版的升级与数字出版转

变， 由国有出版单位垄断向国有、 民营
相互合作竞争发展转变， 由单纯依靠国
内市场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转

变。
而读者能直接感受到的转变， 是出

版业 “由传统出版向传统出版的升级与
数字出版转变”。 参照蓝皮书里的数据，
在2009年， 数字出版总产出已达到799.4
亿元， 总体经济规模超过了图书出版。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则顺势而为， 在
2010年10月发布 《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
的意见》， 并在11月4日公布了首批电子
书牌照， 共30家企业获得了电子书从业
资质。

在被称为 “全球电子书元年 ” 的
2010年 ， 仅仅在中国 ， 电子书销量从
2009年的80万台跃升至300万台 ， 占到
全球市场的20%。 但北京开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研究总监杨伟认为， 数字出版
业务尚没有产生明确的商业模式和盈利

预期， 因此数字出版对于出版行业的发
展机遇也还需要进一步解读。

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叶佩珠的看

法， 也有些类似。 “电子阅读是大趋势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但电子书这种新市
场还要投资观察几年， 还要解决网上收
费模式、 版权等问题。” 她在为蓝皮书
撰写的 《201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业
报告》 中写道。 她认为， 出版社现阶段
只能牛刀小试， 为日后做准备和试探。

叶佩珠的报告是蓝皮书里的14个专
题报告之一。 其他还包括新闻出版产业
分析 、 图书出版 、 期刊出版 、 报纸出
版 、 报业广告 、 音像电子出版 、 发行
业 、 印刷业 、 数字版权保护 、 出版科
研、 新闻出版产品与服务出口贸易以及
台湾地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出版业等13
个专题报告。

在由台湾南华大学出版与文化事业

管 理 研 究 所 助 理 教 授 黄 昱 凯 撰 写

《2010~2011年台湾地区出版产业报告》
里， 他指出 “台湾出版产业链在电子书
产业的真正进展仍不多”。

对港澳台及内地的读者来说， 制约
他们进行数字阅读的主要因素还是 “数
字出版的内容供给”。 由于版权和利益
分配等问题尚未解决， 在黄昱凯看来，
两岸的电子书市场还缺乏一个好的良性

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 过多的电子阅读
器不过是缺乏良性循环的副产品。

“数字出版短期看终端， 中期看平
台， 长期看内容。” 郝振省说， 这几乎
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他认为， 内容生产
者和技术平台开发者应该扬长避短， 各
守其土， 通过合作为读者提供更好的内
容和服务。

这一点也得到黄昱凯的认同。 “强
化电子阅读器与出版社的合作关系， 才
是促进电子书产业快速发展的积极策

略。”
因此， 在郝振省看来， 传统出版行

业的优秀从业者完全不必忧心忡忡， 数
字出版终究离不开内容。 而传统出版行
业的这支编辑队伍， 已经形成了独特的
编辑风格， 并有深厚的文化积累， 这对
以后进行数字出版来说， 是一笔巨大的
财富。

独立书评


